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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春天 叶磊 摄

油菜花，是意象，也是
语言。是果实
也是思想。是热情，也是火焰

它点燃了阳光，也
点燃了星辰

它赤裸地接受了生命之光的照耀

在它将要馈赠之际
我想，这适合于
怀念那些已逝的有灵魂的事物和人

油菜花之歌
●沙马

走着，走着，就到了三月
走着，走着，就到了望江
走着，走着，自己就变得绿油油

当大家有相同的想法
——到望江去开放

就有了大片大片的金黄

一株油菜不能占有什么
十万株油菜也不能主宰肆意的三月
伙伴们，请加快步伐

去望江开放
●郭全华

三月。花枝颤抖，像小妹
扎起的两个羊角辫
在风中，轻轻飘动

一个人走进鸦滩
必须一头扎进油菜花地
花粉撵着衣服染
除了黄一块，还是黄一块
如我调皮的小妹，粘着我
走过一条又一条窄窄的田埂
挖野菜

姐姐，我爱上了你的挑花

姐姐，你有一手上好的针线活

你在桃花树下，飞针走线
山泉石林，花鸟虫鱼
一直是我向往的乡村生活

姐姐，我流连于这些
青白或蓝白相间的时光
一只围兜，一条汗巾上
一朵花，静静的开
开成我的童年和青年

姐姐，每一块土布是那么的古朴
在鸦滩，我爱上了你的挑花
岁月总是保持俏丽和年轻
我捕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
玉”这两个词

油菜花粘我，如我的小妹（外一首）

●刘腊华

一片风景
藏住了富有哲理的小蜜蜂
我就是那只

风吹向我
我挹一蓬清香

泪水的心
滴落在这金色的小网上

我一生都不想挣脱
我渴望永恒地躲入刹那地掩护

油菜花
●汪光平

一群飞鸟，移动望江的春天
风的刀刃下，无数的黄色在燃烧
一层层堆积、流淌、覆盖

河水深潜富饶、幸福的村庄
庞大的花讯，搅动山岗、田野
我们的到访，是对春天的一次鼓动

那些暴动的黄、温暖的黄、不息的黄
在探讨着一次乡村的集体革命
必须要有一次反抗，引爆春天的雷雨
飘浮在村庄上空的火焰
在车子蜿蜒的行走中
将大地一次次抬高。

油菜花，开在鸦滩
●陈群

一统田野、坡垄的铜车马
在春风浩荡中汹涌
金属光芒碰撞出尖锐的回响
弥散金子的味道

以油菜花为喻体
是俗套的题材，是祖先的农谚
是漫过时令设立的宫殿
是赋比兴格局里高贵的词根
是蜂拥而至赏花人和农人寻常日子
构图田园风情，押住的韵脚

父亲紧握镰刀，如国王的兵符
历经霜雪磨砺的锋利
等待一声军令
在正午阳光下告慰——黄金分割

那驾铜车马
驰骋疆域，满载花香
把一支支带响的令箭，射向天宇
无限接近村庄、风和那棵老槐树

油菜花
●包明强

油菜花在未开之前
总要经历一些羞涩
这段日子也许很长
也许只是一觉醒来

出落成春风十里
所有的目光
闪烁却短暂
更多的是寂静

轻风压低声音
我的目光在轮回中交织
我爱你，金黄一片
犹如净土的样子

我更爱你
落入凡尘
摇曳在春风里的诗意

金黄净土
●素心

一

三月，天空的蓝
被你晕染。仿佛是梵高的油画世界
大量使用黄色
并让画面产生明亮而温暖的感觉
而这唯美、自然、空灵的
意境里，色彩鲜艳且对比强烈
它让人找到一种精神世界和生命的理解
以至许多身影，不甘寂寞
纷纷踏入花田，寻找一株弄丢的
花季年华

二

你是春天的使者
将一种宣言搞得大张旗鼓
杏花，桃花，都不敢有你的恣意
你让村庄置于画中，让小桥弹响流水
的曲子
蝴蝶、蜻蜓、蜜蜂
各自展示舞姿，又各自瞅准机会
偷吻你的脸颊。因你的美丽与温柔
让钟情者有了片刻的欢愉
哪怕只有短暂的依偎
你也会将一场爱情进行得轰轰烈烈
而让山河锦绣，让岁月峥嵘

三

黄色的海，平静的海，波光潋滟

另一种海鸥在大海上飞翔

你漫过乡村田野，顺便造势
把浪涛推向山坡，有的已推上了山顶
那些举着相机、手机的
泳者，在花粉中湿身，沾染黄色
没有海水的咸腥味
你在潮湿的大地上，让一坛好酒启封

原野醉了，天空醉了，路过的人影醉
了
是谁失手打翻了画家的调色板，泼彩
成一幅辽阔的大海图

四

风扛起一面金黄的大旗，奔跑
似乎是为了送达一封来自油菜花田的
春日信函

在三月，你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用油画的方式呈现出一种浪漫主义色
彩
江南徽派的院落，只是误入其中
给纯净的黄抹上了一笔浓重的异彩

你频频点头，笑脸相迎
在人间烟火气里，像一个谦和之人表
现出朴素之美

油菜花赋
●陈怀

来与不来
你都像今天一样开放
不误花期，也从不为谁停留

如此广阔的花海
摆动起来，让我无法保持静立
我正感到自身的失重

我此刻在哪
蜂蝶隐身其间，瞬间失色
三月美得不可救药

似有潮声袭来
一凝神，我就不知所归
落日也未能带走，这无尽的光芒

三月花田
●安澜

时光流转，生灵细语，皆入耳畔，
世界苏醒，在蓝蝶振翅的芬芳间。
我们欢歌，声浪滔天，直上云霄，
云朵轻舞，落日凝望，共此欢畅。

然，终是我亲手将花海封存，
只余记忆，留那香气萦绕心间。
蜜蜂在花丛间徘徊，欲破记忆之笼，
时光成蓝，如梦似幻，渐渐失去其轮
廓。

油菜花泪，凝结记忆深处，
黄色泪痕，是否为我思念所化？
江上马达轰鸣，似与春共鸣，
别离之苦，隐于心底，难以言明。

回首往昔，虽有遗憾，却须前行，
我踏泪，我湿漉漉，步伐坚定。
油菜花海，虽远在记忆之彼端，
其香永存，指引我前行之路。

远方花海
●肖丁丁

都醒着，如我盛开的心
不必耳语。柔软地挤着

颤动的不只是
风吹花蕊

你我共拥的一个春天

蜜蜂辛勤，蝴蝶深情
油菜花开。除了梦里的金色
还有遇见的芬芳

一起开怀的不只是一个季节
还有花开的诗句

为花来
●刘云花

三月，春天的序曲悠然响起，桃
花雨纷纷扬扬，如梦如幻。雨丝细
密，点点洒落，仿佛美酒倾泻，醉了
山，醉了沟，醉了溪边垂柳。

桃花笑靥如花，娇艳欲滴，枝
头繁花似锦，映照着雨幕中的世
界。梅苞含羞待放，与桃花相映成
趣，共同演绎着春天的浪漫。山坞
里，新茶嫩绿，清香四溢，采茶女
穿梭其间，笑颜如花，醉了春光，
醉了时光。

山坞里新茶绿，醉了采茶女。她
们的歌声悠扬，伴随着淅淅沥沥的桃
花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

三月桃花雨，点点美如酒，醉了
田野，醉了大地，醉了塘中鱼儿。秧
苗吐翠，樱花满枝，春江里橹声密
集，渔舟唱晚。春江里橹声密，醉了
打鱼舟。

桃 花 雨 ， 如 诗 如 画 ， 如 梦 如
幻。它洒落在每一个角落，为大地
披上了一层美丽的轻纱。在这如诗
如画的季节里，人们陶醉在桃花雨
的美丽中，感受着春天的气息，品
味着生命的美好。

三月桃花雨，是春天的使者，是
生命的赞歌。它用美丽的姿态，诉说
着春天的故事，唤醒着大地的生机。
让我们在这桃花雨中，感受春天的温

暖，品味生命的美好。
桃花雨儿轻轻洒，漫过石板小

径，打湿了那双赤足，冰凉的触感让
人心神一振。细雨润湿了古街，仿佛
那历经岁月沧桑的砖瓦都在这柔和的
雨水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桃花雨，如同仙女的轻纱，轻
轻披在古老的屋檐上，那滴滴答答
的雨声，仿佛是古筝上跳跃的音
符，悠扬而动听。雨中的桃花，更
是娇艳欲滴，她们在雨中翩翩起
舞，如同那传说中的仙子，美丽而
神秘。

三月桃花雨，是春天的诗，是生
命的歌。它带着春天的气息，带着生
命的活力，洒落在大地的每一个角
落。它滋润了大地，唤醒了万物，让
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和生机。

桃花雨儿轻轻落，落在心田，滋
润了那颗渴望美好的心。它让我们感
受到春天的温暖，感受到生命的美
好。让我们在这桃花雨中，放飞心
灵，追寻梦想，让生命绽放出最美丽
的光彩。

三月桃花雨，是春天的馈赠，是
生命的礼赞。让我们在这如诗如画的
季节里，感受桃花雨的美丽，品味生
命的美好，让心灵在桃花雨中舞动，
让生命在桃花雨中绽放。

三月桃花雨
●汪晓春

早晨上班，突然闻到了小蒜的香
味。是从隔壁邻居家飘过来，还是前
面那个农家土饭馆里飘过来？虽有些
小心谨慎，但似乎又是慌张地扑鼻而
至──它也在找我，或者在找类似于
我这样的人？我甚至还来不及回味一
下，它就迫不及待地沁入到了我的肺
腑，将我震慑住了。

我感到“理屈词穷”。因为我的
妻子在后面笑话我，并叫我认真描
述出来。我知道，无论我进行怎么
的分辨、绞尽脑汁，也描述不出这
个香味具体之一二，更别谈什么细
枝末节。我甚至想到，即便是宋玉
运用他在 《登徒子好色赋》 中的那
种“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
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
的方式也仍然“势单力薄”，听之者
肯定会不知所云，甚至有“弄巧成
拙”的可能。

也许，世间美好、美妙的东西是
不允许描绘及复述的。大自然只让我
们知其然，而认为我们不必知道其所
以然。

这是不是许多美好的东西寻找不
到答案，因而始终寻找的原始原因？
从这方面讲，小蒜是不是有些离经叛
道呢？

小蒜，在我的家乡实际不需要
寻找。早春时节，二月、三月的天
气，百草还未真正发芽吐翠，田埂
上、地头上，河堰的堤坝处，甚至
就是祖母的坟头上，类似祖母的头
发，一蓬一蓬的长着，碧绿着，壮
硕而蓬勃。

小蒜是不是与大蒜相对？我不太
清楚。偶尔百度，发现小蒜叫薤，又
名藠头、野蒜、野韭等，百合科，葱
属，多年生草本，叶浓绿色，呈细长
管状，鳞茎球形，类似洋葱，秋季抽
花茎，伞形花序，花小。药用有理气
宽胸、通阳、祛痰功能。

这前半部分的描述符合我小时候
的记忆。但我可以肯定，后半部分，
即便是我家乡的父老乡亲对遍野都生
长的小蒜还有如此多的药用功效一定
不知情。

小 蒜 除 了 它 上 述 的 药 用 功 效
外，它其实是一个有着相当争议的

“物什”。北方人、闽地人均不喜
食。且北方人对小蒜有畏惧感。乐
府诗中有薤露歌，“薤上露，何易
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
时归。”据说，薤露歌是送达官贵人
出殡时唱的，乐府诗中还有一曲，
叫蒿里歌，蒿里歌是送士大夫、平
民出殡时用的。

而在我的家乡则与此相反。记
得小时候，特别是农历三月三，家
家户户都要做米粑。我的家乡把农
历三月三称着“鬼节”，而非通常意
义上的七月半。老人们说，米粑掺
杂上小蒜，就是打鬼粑。所以农历
三月初三，我们孩子都要到田野
里、山坡上去扯小蒜，回家给母亲
做小蒜粑。我们只采撷其细如管状
的叶片，而非北方人，弃其叶片，
挖它的根茎。

这应该是文化的差异使然。文
化让我们拭去了对小蒜害怕的感
受，即拭去不知什么朝代附着在小
蒜上面的惧怕意识，让它与我们亲
近些、清纯些。据说北方人认为小
蒜长在坟头上，像坟头草，风一
吹，有悲愁之状，他们因此将它与
死神联系起来了。

我的家乡为什么与此相反？喜爱
它不说，还用它来打鬼，认为它有打
鬼的功能。即便是坟头上长出来的，
也不惧怕，仍然会顺便扯下来放在裤
兜里带回家。

只是年代久远了，打鬼已成了一
个象征。我只记得，熟了的小蒜粑其
实特别香。小蒜一节一节地镶嵌其
间，特别经看、耐读。嚼起来，其清
香在齿间游动，其甘味在喉头萦绕。
忍不住，总是不断咬下去。一般的劳
力吃它十个八个的是常数。元代农学
家王桢曾说：“薤，生则气辛，熟则甘
美，食之有益，故学道人资之，老人
宜之。”我想王桢可能是吃了小蒜粑后
得出来的结论。

吃小蒜粑不要菜，捏在手上就
能吃，方便。小孩子把小蒜粑揣在
兜里，砍柴时、上学时，饿了就拿
出来吃一口，大人们把小蒜粑拿在
手上，边走路边吃，甚至边挑担子
边吃。这也可能就是那时的妇女们
动不动就喜欢做一大锅小蒜粑的原
因之一。大家早就忘了它是“打
鬼”用的。

我一直对古代文人纳闷。很平
常的小蒜，造个“薤”字，许多植
物上都有露水，太阳下面都容易晒
干，为什么就是“薤露”易干？如
果不是百度上面有图片，且说出了
它的别名，我就是想个一天半宿
的，也想不到它会是那么接地气的小
蒜。其实，不仅小蒜，就是平常的白
菜，文人们也高大上地把它叫做

“菘”，古人有“早韭晚菘”之说。又
比如萝卜，《尔雅》称其为“芦菔”。
如此等等，让我等平民云里来、雾里
去。看来古代的文人的确是不接地气
的，让百姓们感到其高高在上。其
实，史书上记载的，文人们之乎者
也的，讲的都是一个东西、一个
理。而这个理实际是老百姓在日常
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理：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只不过老百姓做事，文人
们总结而已。总结出来后，还不让
老百姓明白。其实，老百姓也没管
这些，他们从古至今，一直认真地
吃着他们的小蒜。

与古代中国文人相对，外国的文
人写的就浅显得多。索尔仁尼琴在
《癌症楼》中曾这样写道“世上每一个
地方都为人安排好了一切，只是需要
人去了解和掌握而已”。

小蒜就是上天为人类，也是为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安排的。我们了
解了它、掌握了它。记忆中，小蒜
煮鲫鱼、小蒜炖鸡蛋也特别好吃，
母亲说，无论是小蒜煮鲫鱼，还是
小蒜炖鸡蛋，其实真正好吃的仍然
是小蒜。

小 蒜
●彭霖


